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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逸之、吴剑锋、邰晓安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走进闽南山区永
春县达埔镇汉口村，空气中流动着香料特有的芬
芳，临溪而建的一排排石头厝里香粉飞舞，一群赤
膊汉子挥舞双臂，将沾过水的竹签放入香粉中来
回搓捻，顿时竹签上裹满了均匀的香粉。不一会
儿，制香人黝黑的肌肤和面庞沾满了亮红的香粉。

行至高处，一条木栈道将各家屋顶连成晒香
场，密密麻麻铺满了金色和红色的篾香，远远望去
俨然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千百年来，一束束篾香
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内外的宫殿庙堂及寻常百姓
家，为这座南方小县赢得了“中国香都”的美誉。

祖籍永春的“乡愁”诗人余光中评价永春篾香
说：“香始于嗅觉而通于文化，文化之芬芳赖美名
以传，制香业者实功同蜜蜂，泽被人群。”

宋元时期踏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
统香文化在这里相遇，孕育出独有的芬芳并相传
至今。永春篾香，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因缘际
会，却成就了中西文明碰撞交汇的璀璨结晶。

经过 300 多年的洗礼传承，永春香发展出别
具一格的制香技艺，2017年被列入福建省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春篾香在全国香制品产
区中率先取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厦门、广东新
会、河北古城并称为“中国四大制香基地”。

交融

“人之喜香，如花之向阳。”中华香文化的起源
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对香
料植物有了直接的利用，如焚烧艾蒿，佩戴兰草
等，“香气养性”的观念已初步形成，为后世香文化
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诗经》《楚辞》《山海经》等作品中有大量歌咏
香草的内容，屈原在《离骚》中提及的香料有 18种
之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香草
为饰自喻品德高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以兰蕙为粮，以菊充饥，表明自己忠贞
不变的情操。

秦汉时期，随着汉武帝大规模开边，通西域，
统南越，开海路，域外香料沿着海陆丝绸之路大量
进入中国，成为贵族生活特有的点缀。隋唐以后，
随着香料价格降低，以及六朝以来佛、道等宗教大
发展，香文化走向普及，用香也进入朝廷礼制。

进入宋元时期，香药大量进口，文人不仅用
香、制香，还研究香药及合香之法，达官贵人相聚
品香成为一门艺术，确定了沉檀龙麝等四大名香。
宋代的市井生活中，随时可见香的影子。《清明上
河图》中多处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象，其中一家
香铺门前写有“刘佳上色沉檀拣香”字样，盖指“刘
家上等沉香、檀香、乳香”也。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
亚历山大港齐名。在“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中，
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家族带来异国制
香技艺，并依托雄厚的海上实力，垄断泉州香料海
外贸易近 30年，史籍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

万，家僮数千”。
明清时期，行香深入日常生活，香案、香几成

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明宣德三年，宣宗皇帝曾
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
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大量金银珠宝一
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
就是流传后世的“宣德炉”。

清顺治三年(1646 年)，闽南沿海大乱，蒲寿
庚的后代蒲世茂为躲避战火，迁居永春达埔镇汉
口村，蒲氏家传制香技艺也随之传入。中西文明因
而在此交汇，令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在中
华香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永春古称桃源，地处泉州西北部、晋江上游、

戴云山南脉，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置
县，迄今已一千多年历史。“清水一湾舞白鹤，风光
两岸映桃源。”余光中笔下的故乡风光旖旎，一湾
桃溪穿城而过，串起了村居和市镇，犹如一幅徐徐
展开的山水画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断，大量士族南
奔，史称“衣冠南渡”。一部分南迁的中原人沿着晋
江水往上游桃溪逐渐发展。随着一批批中原垦荒
者的到来，中原文明包括香文化也随之传入永春。

“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序春”，四季如
春的风华，是大自然对永春这座千年古城的馈赠。
这里物产丰饶，永春芦柑、永春佛手茶、永春老醋
等特产闻名天下。而篾香，则让永春与海外诸国产
生了更紧密的关联。

蒲氏入永后，业务从原先的经营香料发展到
制作篾香。依托当地丰富的竹资源，蒲氏以细小的
竹篾为骨，将异域香料研成粉末后涂于篾骨，是为
永春篾香。蒲氏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永
春的制香史由此开启。

对于阿拉伯先祖的历史，今年 64岁的蒲氏后
人蒲良宫已经无从得知，但小时候在古籍上看到
的“豆芽般的文字”依然让他印象深刻，而祖传的
制香技艺，真切地将他和跨海而来的阿拉伯先祖
们连接起来。

三百多年来，虽扎根山间，永春香依然向海而
生。蒲良宫说，为了得到更好的香料，爷爷蒲树礼
让父亲蒲其木去越南开设“蒲庆兰香室”分店，将
当地采集的沉香、肉桂等香料，运到总店进行配制
生产，再销往东南亚、日本、欧洲等地。

如今，行走在永春的街头巷陌，仍能瞥见当初
“满城飘香”的盛景。在蒲良宫看来，香在民间的盛
行，与宗教信俗息息相关。泉州古称佛国，无论是
祈祷神明，或是祭先供圣，都离不开三炷清香。“香
烟缭绕通九界”，执香在手，信众就有了与神明沟
通的天梯。

香传

蒲良宫的名字在闽南语中读音与“良姜”相
同，这是制香的一种原料，而他的孙女，同样以沉
香中的一种珍品——— 奇楠为名。

“以香为名”是蒲氏家族的世代传统，这背后是
对手艺传承的使命感。“我们祖祖辈辈有一个理念，

不管赚多赚少，都要把老祖宗的技艺传承下去。”蒲
良宫说，在蒲家，5岁接触香料，9岁学习制香……
每一代人几乎都是遵循这样的步伐走来。

回忆 9岁初学制香的情形，蒲良宫说，当时祖
母把竹锅刷作为练习用的篾香，将手柄一截去掉，
两三个刷子的细丝并在一起，就成了一束香。“每
天上学回来就练习展香、抡香，时间一长关节酸痛
是常有的事。”

永春篾香讲究“手艺”。沾水打底、展香、抡香、
切香、染香、晒香、跺香……一尺长的篾香背后，是
十多道工序的层层叠加。

作为家族第 17代传人，蒲良宫对这套工艺信
手拈来：将篾香呈扇形展开，用右臂搂住香枝，左
手在上拨动，让香枝呈圆形转动相互摩擦，使每一
支香更加饱满、圆润——— 这道工序，称作“抡香”。
末了，蒲良宫不忘展示制香人的乐趣：他将一捆

篾香扎成一束，往地上轻掷，落地后用双手轻扭香束
使之自然摊开，篾香便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让人
赏心悦目——— 这一传统的晒香方法叫“掷香花”。

时至今日，在永春县城西安路——— 这里曾是
闽南闻名的繁华集镇五里街，蒲家当初制香的老
作坊得以留存，蒲良宫仍会在这里搓粘粉、掷香
花，乐此不疲地做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

这间老作坊是蒲树礼选址建造的，已有近
100年的历史。这里靠近许港码头，制成的香可直
通泉州港到往各地。

蒲树礼是永春香发展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
他继承了海商先祖的开拓精神，1930年进驻五里
街“香厝间”，前屋为店，后屋为香作坊，成批制作
篾香，将家族生意从达埔一隅拓展到永春乃至整
个闽南地区。

“庆云飞缥缈，兰圃馥氤氲”。“蒲庆兰”从创号
至今，已近 150年，虽然香室店面历经翻建，但店
后的老作坊得以保留原貌。作坊旁的古井犹存，蒲
良宫说，早先，竹签打底用的水都来自古井，通过
管道连接到作坊内的水槽，流水线作业，整套工序
一气呵成。

走进略显逼仄的小作坊内，各式香料的馥郁
沁人心脾，经历了几代人的劳作踩踏，当年铺设的
六边形地砖已是斑驳如花。但石墙之内，百年香味
的积淀，让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起来。

身处“机器换人”的年代，研粉的水碓早已被
磨粉机取代，但永春许多制香人对“手工”怀有一
种执念，他们仍沿袭着数百年前祖先留下的方法，
仅在耗时费力的个别环节用机器替代，甚至于连
制香的器具，都用着“传家宝”——— 蒲良宫的作坊
里，仍保存着流传数代的香壶和碾槽；搓香粉时浸
水的陶瓮，已经用了 150 多年。

“手工香一点即燃，机器做的不易点燃。而且机器
一压，香料的精华会跑掉。”蒲良宫说。在他看来，工艺
繁复的制香技艺，是永春篾香傲视群芳的秘密。

蒲家祖传香方采用天然香料和中草药配制而
成，品种繁多，按香型可分为奇楠香、沉香、檀香、
兰花香等上百种，按形制则可分为竹签香、盘香、
塔香、香囊、香粉等。祖传的“草本兰花香”，要用到
36种原料。

蒲良宫说，一款好的香品，不是短时间就能
调制出来，有时候需要两三代人的反复调试，才
能做出经典的香。祖传的寻香之旅，还要一代一
代走下去。

如今，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蒲庆兰香
室”的工作。在泉州一所高校任教的大儿子蒲海
星，正在校园普及制香技艺和香道表演，而小儿
子蒲星宇留在永春，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在电商
平台将“蒲庆兰”的产品销往全球。

去年，8 岁的孙女蒲奇楠更是以“蒙眼闻
香”的技艺登上荧屏，蒙着双眼从容辨别出 30
多种香料，令人叫绝。祖传技艺后继有人，蒲良
宫倍感欣慰。

新韵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传统文化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较
为艰难的发展时期。早已融入书斋琴房的香文
化逐渐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只有神香在庙宇
神坛中被保留下来。

如今，随着传统品香文化的复兴，其安神养
生、陶冶性灵的功能被更多的人接受，一代代永
春人正努力拓展香品在保健养生、文化创意等
领域的边界。中西文明交融而得的一缕幽香，再
度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走进 1978年创立的永春汉口制香厂，一根
笔直的烟囱静默竖立，工人们在红与黄的交错
中穿行，将一捆捆香整齐摆放在烈日下。自
1979年以来，一代代制香人从这里走出，带走
传统的制香手艺，而后在各地兴办香企，在继承
蒲氏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革，带动周
边村庄形成新的产业集群。香也因此成为永春
县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每销售
3 根香就有 1 根由永春生产。

从小耳濡目染，1971年出生的林文溪对制
香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5岁那年，他就进
入汉口制香厂学习制香。1994年，林文溪创办
了“兴隆香坊”，引进先进制香技术和机械设备，
推动传统产业进入现代化规模生产。
林文溪说，创新是对传统技艺最好的传承。

为了打开北方市场，他前后花了五年、耗费香料
数十吨，终于在 2007年研发出无烟香，解决了
北方冬天室内熏香烟气沉积的问题。2012年，
他敏锐地捕捉到国人对健康养生香日益增长的
需求，迅速在全国设点销售，在各地建了香道体
验馆，还创作了永春香文化主题曲，推动永春香
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以前茶叶店怕香，现在没有香,茶都卖不出
去，”林文溪说。
永春香业摆脱了朝拜用香的狭隘定义，开始

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永春县专门出台了扶持
香产业发展的八条措施，建成 1200亩的中国香
都香品产业园，家庭作坊不断向现代工厂转身。

目前，永春制香企业近 300家，从业人员 3
万多人，2018年香产业链总产值达 74亿元，已
发展成为永春县特色产业。而产业壮大的同时，
“观光工厂”“跨界”这些时尚元素，让这一古老
的行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儿童节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学习制香泥，情
人节的游客可以自己调配中草药，像古代那样
做香囊送给心上人。我们举行各种活动，就是为
了将香文化渗透到每家每户。”彬达文化创意园
负责人曾志彬说。

除了线下的体验平台，生长于互联网时代
的曾志彬，正努力拓展渠道，将父亲创办的企业
向大健康拓展。“几年后你会看到，空气清新剂
和蚊香的竞争对手竟然是永春香。”

主营养生香的“沉瑜香”，则将目标市场投
向了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养生香多用的是香
粉、香囊或者熏香，但是粉末比较不方便，我们
就把它做成固态的香珠，让大家来把玩。在此基
础上，我们还把它设计成各种挂饰或书签，不光
美观时尚，气味也非常好，”公司创始人庄颜瑜
说，固体的香砖可以嵌到墙上，也可用于居家的
屏风中，公司甚至将香料加入涂料中。未来，香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将无处不在。

曾几何时，品香、斗茶、插花、挂画是古代上
流社会的怡情养性“四般闲事”。如今，永春制香
人正努力复兴品香文化，让它不再成为少数人
的专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届时，悠远绵长
的“丝路”余韵，将再度绽放出迷人的东方魅力。

光影雾云山
皮曙初

山村的日出总是别有一番景致。太阳还没露
头，橙红色的云霞早已在一道道山梁之上铺陈，层
层叠叠的山与层层叠叠的霞，犬牙交错，融为一
体，从黛青到明黄，中间不知道刷了多少层的颜
料，画了多少层的线条。

当金色的太阳从山梁上跳跃而出，一切在瞬
间发生改变。云霞变得更加明快，远山却变得更加
沉郁，近处灌满水的梯田，忽然变成无数面镜子，
大大小小，无规无则，从半山腰一直向空谷之中层
层跌落而下。

逆光下，那些镜子忽儿金闪闪，忽儿银晃晃，
每换一个角度，色彩就如幻梦一样变化。镜子的边
缘，一道道田埂，似如橼巨笔勾勒的线条，或粗黑
浓重，或轻浅虚浮，都是随意为之，却又相互勾连，
不间不断。站在某个角度上，田间还会有无数个倒
映的旭日，在镜面与线条间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

间或有位老农，带着蓑笠，牵着黄牛，从田间
走过。人行垄上，影在镜中，曙色之下涂抹成一幅
水墨剪影。如此画面，实难用言语名状，只好用“空
灵”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几十户人家的房舍挂在半山腰，依山就势，曲
折蜿蜒，连成一线，和梯田正好构成一个错落的整
体。此时，炊烟已起，鸡犬之声也时有所闻，更显出
整个山谷的安详静谧，让人耳畔不自觉地回响贝
多芬第六交响曲。

其实，只要回过头来左右张望，就会发现整块
梯田上方这条新修的卵石步道上，早已站了很多
人，他们或扶着三脚架和相机，或举着手机，无不
悄无声息，全神贯注于眼前这光影与线条描画的
瞬间。

正是这样一个个被定格的瞬间，在网上、朋友
圈里、社交媒体上相互流传，雾云山梯田忽然之间
成了“网红”景点，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光影圣地。
雾云山村也由此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

雾云山村位于湖北省蕲春县檀林镇，鄂皖两省
四县的结合部。仅仅四年多的时间，它已经从大别
山深处的一个寂寂无闻的贫困山村，变成国家 4A
级景区，还挂上了中国农耕文化摄影村的牌子。

我时隔三年，再次来到雾云山。正值梯田灌水
待插的季节，和三年前又有不同的感受。那一次秧
苗已插，满谷青翠，壮丽中更多出一份明媚。

而这次，我为造物者“胸中翻锦绣，笔下走龙
蛇”的杰作而震撼：雾云山的线条，就是游云惊龙，
就是行云流水；雾云山的光影，就是“浮光随日
度”，就是“漾影逐波深”。

第二次上雾云山，我是和家人朋友自驾而来，
仍然住在“俊旺农家乐”。

俊旺姓李，1985年出生的年轻人，以前在深
圳打工，娶了个万州媳妇胡小宇。2016年，我第一
次来到雾云山时，小两口刚从深圳回来，开了这个
农家乐。

他们说，家乡的梯田一夜之间出了名，很多摄
影家、摄影爱好者、游客都来了，拍梯田、拍日出、
拍星星，沉寂的小山村一时间风生水起，所以俩人
就决定辞工返乡。

俊旺有着山里人的朴实与勤劳，家里有客人，
他和母亲两个人便在厨房里忙不停。他们烧得一
手好菜，那些既经济实惠又风味独特的农家小菜，
每每让城里来客留恋不已。小宇则自带重庆妹子
的热情爽朗，大方又勤快，把家中里里外外打理得
干净优雅，也带给来客如沐春风的感受。

农家乐虽然规模不大，但店如其名，人气颇
旺。很多摄影师朋友都是他家的回头客。

雾云山的名气越来越大，从摄影人到游客，从
武汉到周边省份，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尤其到周
末和节假日，自驾的，坐大巴车的，络绎不绝。如
今，村里已经办起了 50家农家乐。

以前早早就寂静无声的山村之夜，如今似乎
推迟了入夜的时间，家家门前围坐着三五一群的
游客，借着路灯的亮光，闲话家常。

俊旺和小宇一家一边麻利地收拾碗筷、洗刷厨
房、抹桌拖地，一边和我们聊天。他们说，现在农家乐
一年的收入有十多万元，虽然和打工差不多，但是
一来可以在家门口创业，照顾家里的老小，二来更
看好今后的发展，相信游客会更多，收入会更高。

此时的夜空，新月如钩，星星点点；幽邃的暮
色中，远山如黛，墨黑成影，只有一道道隐约可见
的脊线。

山间的天气变幻不定。中午的时候艳阳高照，
傍晚天空却布满了云。我们正担心，晚上看不到星
星，明早也将错过日出。不想，此时星星和月亮恰
到好处地冒出来，一颗，两颗……星星越冒越多。

梯田已经沉静，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阑珊
的夜色更带给人无限的神思遐想。望着主人们在

灯光下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乐在其中的致富
寓言，忽然有了一种“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颜”的错觉。

此时的静谧与恬淡，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
农耕文明的精华所在。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若能在此
间结庐耕种，不也是屈子犹生，陶翁再世！

俊旺的家中，挂满了雾云山梯田四季美景
的大幅照片。小宇的朋友圈里，转发的也大都是
各路摄影师拍摄雾云山的美图。雾云山就是借
着这些摄影作品的流转而声名鹊起。

它的脱贫故事也是从摄影开始的。
2014年初，蕲春县审计局到雾云山村驻村

扶贫。局长陈顶云就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走遍
雾云山的各个角落，发现这里的梯田是一块难得
的取景之地。那时候，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梯田大多荒芜，蔓草丛生，却也是镜头中的美景。

雾云山顶有一片茶园，茶叶成为带动村民
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其时，镇村干部为了帮
更多农户脱贫，正准备利用这块梯田扩大茶产
业。

陈顶云来后，忽发奇想：种茶不如种风景！
他邀请黄冈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方华国来实

地踏访。方华国也是湖北省旅游发展决策咨询
专家，他的结论是雾云山梯田巧夺天工、精美绝
伦，堪称天人合一精心打造的经典佳作。而且，
还可以填补湖北在梯田景观上的空白。
方华国说，他像发现了桃花源一样感到十分

惊喜。他叫村民千万不要毁田种茶园，只要将田
埂稍加修葺，去除杂木杂草，给田里灌上水就行。

他们邀请更多的摄影师，三番五次来到雾
云山，爬上陡峭的雷公岩，寻找各种不同的角
度，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摄影师们感叹，梯
田海拔 600 多米，高低落差 120 多米，无论从哪
个角度，都如诗如画；从空中俯瞰，更是十分壮
观美丽。

2014年 5月，一组“黄冈蕲春发现‘元阳梯
田’”的图文通过媒体传播，名声大震，迅速走
红。2014年当年，就有几万人次的游客涌向雾
云山。

蕲春县借势而上，整合各类扶贫资金，打造
以雾云山为中心的北部山区生态旅游景区，修
建旅游公路，修复高山农耕原始生态面貌，整治

和绿化美化村庄环境，雾云山面貌焕然一新。
雾云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农耕文化摄影村。
作家徐迟曾说：“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

的。”然而，大自然的卓越与壮美未必尽是天设
地造，更多是人类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劳动创
造。梯田就是这样一种，人们利用山坡丘陵的地
势，构筑一道道堤坝，涵养水源，生产粮食，久而
久之，留下完整的农耕痕迹。

梯田既是自然的，也是人造的，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产物，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雾云山梯田，相传为宋亡元兴之时就有了。

南宋最后一任宰相田梦罴举家逃难至此，开始
在高山坡地上开垦梯田，耕种水稻，子孙世代传
承，不断开拓梯田规模，积攒下悠久深厚的农耕
文化，也留下一幅四季变换的优美画卷。
春耕时节，明澈而透亮的灌水梯田，倒映着

霞光、蓝天和白云，犹如一幅壮美的山水画。秋
收时分，满山遍野都是金色麦浪，秋风吹过，如
波如潮。这时，你会想到凡·高画笔下的《收获景
象》，光影明快，色彩浓烈，似乎满蓄了即将喷薄
而出的丰收味道。
最妙的是那一道道、一圈圈、一层层，如漩涡

般回转，如波浪般铺陈，游客穿行其间，如一排排
移动的彩点，既保持了原始的气韵，又带来了时
代的节律。更有穿着光鲜旗袍、手举艳丽花伞的
女士，轻盈款步，摆上各种娇媚的姿势，与那光

影、线条相杂糅，自然又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当地每年还会举办火把节、插秧节、丰收节。

火把节上，村民们点燃无数的火把，沿着田埂逶
迤绵延，火光照亮梯田，一串串焰火在夜空中绽
放，火树银花，整个雾云山为之沸腾。可惜我没有
亲见，只能从摄影师的美图中感受一二。
游客说，这里有诗，有田野，还有平凡的生活。
那些曾经是历史，如今是文化、是风景的稻

田，仍然属于每家每户，他们还在按照千百年来
的传统耕种、劳作。俊旺家里种了五亩多田，平时
由他的父亲负责田间管理，插秧、收割的时候，则
要请几个工一起来完成。

俊旺说：“以前这些粮食有多的，可以卖点；现
在开农家乐，不够吃。”

夜已经很深了，游客和户主们都已渐次入
睡。我却有些辗转难眠。也许，放在宏大视野里，
这个小小的山村，这方并不宽广的梯田，只不过
是跳跃于天地之间的些小景致，是流淌于历史长
河的细微故事，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他们却在
述说着一种“道”，一个“理”。

能够懂得这“道”和“理”的人，就像塞林格说
的那样：“我只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远处的狗吠声，近处的蛙鸣声，间或还有邻
里老人的咳嗽声，让山村的夜显得格外空寂，格
外辽阔。窗外，已是满天繁星，我在期待第二天的
日出，期待光影交错的早晨。

▲蕲春县檀林镇雾云山村梯田一景。 新华社记者皮曙初摄

▲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永春县达埔镇“中国香都”香文化产业园里的晒香场面。 康庆平摄

“香都”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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